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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七旬老人林志庆萌
发“三美合一”创意

延请陶艺大师
瓷绘唐诗三百首

佘意明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唐诗
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符号，幼年即喜欢诵
读唐诗的我市 70 岁的退休企业家林志庆老
人，突发奇想，将唐诗、中国传统绘画、醴陵釉
下彩瓷器工艺三者结合起来，延请艺术家塑
造了 300 件艺术精品，引来一些专家学者的
盛赞。

林志庆，出生于上海的书香世家。该家族
产生过中国茶学界巨擘庄晚芳、香港著名爱
国人士庄重文。庄重文以设立“庄重文文学
奖”著名，内地已有 170 多位作家获此奖项。
林志庆幼时随父母从上海定居株洲，深得父
母教育熏陶，尤其喜欢中国古典诗词、绘画。

林志庆说：“中国是一个诗词的国度，唐
诗三百首是脍炙人口的名篇，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瑰宝；中国国画是一个具有中国传统文化
艺术特色的绘画表现形式，也是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的结晶；醴陵釉下五彩也被列为中国非物
质文化遗产。一次在醴陵参观，我突发奇想，想
把三种艺术融合起来，创作艺术作品。”

林志庆将自己的想法与醴陵陶瓷艺术家
陈文深谈。陈文是醴陵红官窑主任工程师、湖
南省陶瓷工艺大师，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
师从著名陶艺家罗小聪教授，后深得湖南醴
陵釉下五彩名家邓文科、丁华汉大师的指点，
其作品充分吸取中国书法绘画之内涵，立意
高远，清新雅致，意境空灵，风格独特。他创作
的陶瓷作品《长城长》《太液流韵》为北京中南
海水云榭收藏。

陈文表示，林志庆的创意不错，中国人在
瓷器上作画由来已久，技术是成熟的，但策划
制作如此大规模的艺术品还从来没有过，非
一朝一夕可以完成。林志庆表示愿意等待。
2012年开始，林志庆差不多每周都往醴陵跑，
与陈文协商。陈文先要对唐诗反复研读，然后
在瓷器上进行绘制。高温烧制艺术瓷，残品比
例不低，不少作品经过二次创作、重绘、烧制。
6年之后，三百件唐诗绘画瓷盘终于完工。

此后，林志庆一发而不可收，陆续请陈文制
作了瓷绘《宋词一百首》，请湖南工艺美术大师
丁雄、李华君制作了瓷绘《二十四节气》《二十
四孝》《五十六个民族》《十大名山》等系列作品。

株洲文脉

株洲风物

，一
座
千
年
古
城
的
文
化
密
码

刘
放
年

肖
旭
日

在中国，很难读懂的地名，莫
过于醴陵。尤其是外地人，一提起
醴陵就有些模糊，醴陵人到外地
出差，即便登记住宿，或是开张发
票，都很费口舌，因为很少有人能
写得出一个正确的“醴”字，除非
你一笔一划地写给他看，看了他
还要啰嗦着“好难写啊”。倘若不
提示，便会生出五法八门的许多
写法来，如“澧”、“理”、“礼”等，身
为醴陵人，总感觉就像写错了自
己的“姓”一样，粘糊得不是滋味。
更有甚者，不少邮件上，有些人不
是懒，就是图省事，把“醴”写成

“礼”还不要紧，连一个“陵”字都
干脆写成“0”。这简直让醴陵人脸
红到了脖子根。醴陵人一面骂着
那些人“冇得文化”；一面也从心
底里埋怨，我们的祖先什么名字
不好取，偏取一个这样难懂的县
名，真是岂有此“醴”。

与醴字结伴的“陵”字，也让
人摸不着底细。史书也常给人留
下谜团。一说是指山丘，“大阜为
陵”。所渭“治北有陵，陵下有井”，
指的是离县城三里的姜岭，山下
有一口泉水井，井水像甜酒一样，
所以称为醴陵。

但也有人质疑醴陵之“陵”，是
否指陵墓，甚至是皇陵。这个假说
太大胆。但仔细思量，既然炎陵县
那个大山沟能出炎帝，醴陵又有什
么不可能的事呢?帝王之陵大费猜
测。有人猜测是否为诸侯身葬之
地。《汉书》说高后四年有醴陵侯受
封，当时封长沙相越为醴陵侯，还
有汉末孙权的重要谋士顾雍被封
为醴陵侯，最早的醴陵侯城，也当
在高后四年。这些诸侯何去何从，
也没有确切下落。所以醴陵是否为

侯王之陵也难以定论。
醴 陵 还 有 两 个 谜 团 在 云 里

雾里。
首先是说醴陵之名的由来，

没有定论。有因水名县说，有因酒
名县说，也有说既不因水也不因
酒。我在其后引说的因酒名县说，
是来自于一位专家的论证，他叫
李行之，是原湖南地方志纂委员
会的编审。这里暂且不表。

另有一个谜团是县治何时迁
今址，也不见文献记载。只有一篇
由湖南省博物馆彭青野撰写的
《醴陵古城考略》，他依据史书记
载及推论是：醴陵初置县于中三
洲，“属长沙郡，晋及刘因之。隋
废。”这在文献中有明确记载。大
概在南朝刘宋以前，醴陵县城一
直设在中三洲。这是没有疑问的。
宋元以来，醴陵县的建制没有什
么变异，旧志也无迁城的记载，如
果宋元时迁城，旧志是不难将它交
代清楚的。唯独在隋代一度废县并
入长沙，县治既废，中三洲之故县
城亦当废。到唐武德四年(公元 621
年)复置县，属潭洲。大概在这复置
县治的时候，考虑到中三洲地域不
广，北面山石壁立，且故城已废，或
考虑到城市拓展，才另建县治于
现今的醴陵市所在地。初徙县治
无城，一直到明代初年才建城。

这也不过是一个推断。醴陵
毕竟留给我们太多神秘的东西。
这些东西，或因朝代的更迭而割
断，或因历史的久远而湮没。

也许，随着人们研究的不断
深入，或随着考古探索的新的发
现，我们会从尘封的历史中破译
出荆楚古邑的密码，给世人一个
惊喜。

也难怪人们读不懂“醴”字，
“醴”是个旧体字。史书载，醴陵之
名，实自秦始，而建县当在东汉
初，号称“荆楚古邑”。然而秦汉之
前，又是什么呢？已无从查考。对
史实的考证，还是留给专家们去
思考好了。我们还是从文化的角
度，跳出历史的框框，到中华传统
文化的源头去寻觅它。

仔细揣摩，就是从人们很不
经 意 的 错 写 中 ，还 真 把 醴 陵 的

“醴”字说出了些本意。《辞海》里
对“醴”字下过这样一些定义：醴，
（1）甜酒。《苟子·礼论》：“飨尚玄
尊，而用酒、醴。”（2）甜美的泉水。
杨雄《蜀都赋》：“北属昆仑泰极，
涌泉醴。”（3）通“澧”，水名。《楚
辞·九歌·湘夫人》：“沅有芷兮澧
有兰。”当然还有与“礼”相通的通
假字。所以这个“醴”字几乎是我
国同音字之源。人们在不经意的
错写中，倒还道出了“醴”字的许
多玄妙。比如“澧”通水，“理”与

“醴”则有点歪打正着，“理学”，还
是醴陵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朱
子学说。“礼”与“醴”本是同根生，
那么研究醴陵文化，更会有做不
完的文章。中国自古是个礼仪之
邦，醴陵也不例外。至于对“陵”字
的乱造，就当是三岁小孩的童稚
之趣吧。

也怪不得“醴”是个旧体字。
醴陵就是从远古时代走来的。

醴陵置县在东汉，至今已有
两千年历史了，这对于世界上许
多国家来说，都该称文明古国中
的“文明古邑”了。但县志上说：

“醴陵之名，实自秦始”，那是公元
前 220年。但这还不是醴陵历史的
起始时间。1975 年 2 月，仙霞狮形
岭农民张立林，于狮形山半腰挖
土植树时发现一商代王室象尊。
象 尊 青 铜 制 ，通 高 22.8 厘 米 ，宽
14.4厘米，长 26.5厘米，重 2775克，
呈碧绿色，属国家一级文物，现存

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据说全国只
有两尊，另一尊在台湾。1986年在
船湾镇黄岭出土的青铜食器越氏
铜鼎，则出自春秋时期。这就是
说，醴陵的历史足可以称“千古之
醴”了。

即便是建县的两千年，也是
“路漫漫其修远兮”，它恰似一幅
绵长的历史画卷，横陈在我们面
前，令我们眼花缭乱，观不胜观。
然而由于历史的动乱，醴陵留存
的史料不是很多。醴陵档案馆、图
书馆都是文革后才恢复的，留下
来的也不过有《同治志》《民国志》
等。许多重要的史料还在北京、上
海、南京等一些老牌图书馆，我们
曾经去了解过，并且花钱从南京
图书馆复印回来一些，据说上海
还有不少。所以要研究醴陵历史，
关键靠史料，但搞到那些史料，还得
花很大气力，付出不少的人力财力：
尽管这样，我们也不能放弃对历史
的探索，因为那里有一个丰富的文
化宝库，有一个神秘的未知世界。

对于醴陵人来说，还有永远
也牵扯不断的缕缕思古幽情。

我在外出的时候，常和醴陵人
谈醴陵，往往惊奇于他们的记忆和
思辩。他们如数家珍般与我们讲述
醴陵的过去，慨叹醴陵历史悠久、
人杰地灵。1995年市庆十周年时，
我和市庆办的同志去广东联络醴
陵乡亲：在电梯间，广东省地震局
局长何熙乎用普通话与我们交谈。
我说：“你会讲醴陵话吗?”他讲出几
句醴陵话来还真是地道的老方言，
连我们都不记得了。他才几岁就随
父亲远出，但谈起醴陵，谈起醴陵的
历史和人物，倒是格外熟悉和亲切。
和北京的老乡谭国兴谈醴陵史、醴
陵人，甚至讲醴陵话，我惊奇他简直
是个“醴陵通”。他以惊人的记忆力和
我们一起回顾醴陵历史，说得真真
切切，说到动情处，眼神
里满是乡恋之情。

有专家认为，探讨醴陵
县名的由来，必须从古代的
疆域谈起。其中有一说：汉魏
六朝时，江西境内的杨歧山、
安陵山、翁陵山、漉山，实为
渌水发源之地，属醴陵的东
境。据此，则今天萍乡杨歧山
一带，在汉魏六朝时，都属醴
陵县境，甚至距今萍乡市东
四十里的泸溪镇，也曾是醴
陵的地域，有过驻军。萍乡市
有个湘东镇。湘东，不就是湖
南的东部么?

现在再去讨论封疆问题
已无多大意义，但是它给了
我们一个提醒：考察醴陵历
史文化绝不能局限于现在的
行政区划范围，应该到古时
的疆域中去寻觅醴陵的历史
文化轨迹。

为什么光提县城以东的
疆域，而不去查考西南北境
呢？因为东境有一个重要的
物产与“醴”字有关，那便是

“酒”。
在中国古代，曾经有一

种名酒叫“乌程”，有“国酒”
之美称。唐代大诗人李贺有
诗曰：“尊有乌程酒，劝君千
万寿，东方日不破，天光无老
时。”《荆州记》载：“乌程乡有
酒 极 其 甘 美 。”乌 程 本 以 名
乡，继以名酒。《文选·七命》：

“乃有荆南乌程，豫北竹叶。”
可见当时乌程酒是与北方的
竹叶青齐名的。乌程又在哪
里呢？《荆州记》又载：“渌水
出豫章康乐县，其间乌程县，
有井。官取水为酒，与湘东酃
酒常年献之。”所谓“其间乌
程县”，实是以县字为乡宇之
误，而古时的乌程乡，就是今
萍乡市东“老洼城”。萍乡方
言，鸦渎作洼，就是古乌程故
地。由此推测，古代的乌程名
酒，即出自醴陵的乌程乡（《水
经注》称安城乡）。而且，乌程
酒因其风行全国甚久，在晋代
仍为贡品。到唐代，大诗人李
白曾经听说有乌程酒好喝，不
远千里而往，开怀畅饮，旁若
无人。《全唐诗》里，羊士塄

《忆江南旧游二首》有诗曰：
曲水三春弄彩毫，
樟亭八月又观涛。
金罍几醉乌程酒，
鹤舫闲吟把蟹螯。
《全唐诗》里还有一位诗

人叫罗隐者也有诗赞曰：“一
瓶犹是乌程酒，须对霜风度
泫然。”就是到了今天，还有
人在提起乌程酒，我在网络
上还发现一首《钗头凤》词：

火石榴，乌程酒，菰城冷
雨梦中休。听几片，残花飞，风
随万里，遗红难缀。醉，醉，醉。

心自秋，泪空流，不见梁
燕人消瘦。子规啼，唤春归，断
肠愁绪，化为清悲。碎，碎，碎。

可见，“酒为诗客魂”，诗
酒相悦，是诗人的一种风度
和境界。

经 过 千 百 年 的 历 史 考
验，乌程酒已非一般的白酒，
它已成为一个品牌，一种文
化，这种文化广泛渗透在醴
陵民间。曾经有一说，叫“无
酒不成席”。说的是无论做红
喜事还是白喜事，没有酒就
办不成。还有民间流行的猜
酒令，是饮者酒胆与酒量的
比试，在比试中方见人的品
性。所谓“酒壮英雄胆”，是一
种英雄本色。“酒醉聪明汉”
则 是“ 醴 陵 鬼 子 ”聪 明 的 自
嘲。那些饮酒者往往以聪明
者自居。不喝个“一醉方休”，
不 喝 到“ 对 影 成 三 人 ”的 状
态，就不是条好汉。所以酒文
化也是一种“醉”文化。醉意
才是一种境界。“是现实世界
的打破与重组，是裸露的梦，
是赤条条的灵魂。”

醴陵为古代产酒之地，
恰与“醴”字天作之合，《仪
礼》郑玄注：“醴，稻米酒也。”
况 且 醴 陵 还 有 甘 甜 的“ 醴
泉”。所谓“酒因泉生辉，泉以
酒益贵”。自古泉乃酿酒之魂，
无泉无以成酒，无好泉则无好
酒。醴陵算是天设地造了。尽
管我们暂不做醴陵因酒名县
的定论，但醴与酒与泉的渊源
关系是不言而喻的。

想像这样一幅美丽的图画：皓月当
空，寂清如许。一泓清澈的涌泉，在月亮
的映照中，静谧而又神秘。这美景正应了
一位诗人的浪漫想像：

天上一个月亮，
水中一个月亮。
天上的月亮在水中，
水中的月亮在天上。
这正是醴陵著名的八景之一，“醴泉

浸月”的生动写照。在这里，一个“浸”字
活托出月的皎洁与泉的甜美，也体现出
具有中国独特人文景观的水月情怀。如
著名的“二泉映月”“三潭映月”。而唯“醴
泉浸月”似乎更富有诗意境界与怡情美
感。

这又是一个与“醴”字割舍不断的乡
土情结。醴的本意中，除了酒，算是“甜美
的泉水”了。在考证醴陵县名之由来时，
历史记载也没有确切的依据。元丰《九
域》载：“醴陵有醴泉。”《名胜志》载：“治
北有陵，陵下有井，涌泉如醴，因以名
县。”以至把醴陵现在所在地取名为“醴
泉镇”。但是也有人质疑这“因水名县”
说，他们认为古时的县城当在转步下三
洲，即“古城”，至今那里还有古城的遗
址。先人们怎么会把远隔二十多里外的

“醴泉井”作为县名来命名呢?
这也许是醴陵人有着一种“水情结”

的缘故。
醴泉，甘甜之水，谓之“生命之源”。

在中国古文化传统哲学中，“水”还被称
为“智慧之源”。中国最原始的智慧就诞
生于水中。中国智慧认为，万物是由包括
水在内的五种物质相生相克而成的，称
为“五行”学。中国最古老的哲学家老子
最推崇水，他认为没有什么东西能胜过
水的力量，所谓“上善若水”。庄子主张神
与水游。孔子则把水当作仁爱的载体。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孟子说“人
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心不善，如
水之倒流，是违背本性啊！

水在宗教中还被视为神灵。是以有
净水、法水、活水、圣水之说。

水更多的被人们诗意化：“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水还是有情感的，滴水之
恩当涌泉相报。水尤其引发人们的乡愁
与恋愁。这就是醴陵人为何如此痴情地
迷于水的缘由。“醴泉浸月”，又是一个何
等甜美而又多么凄迷的诗化境界啊!

翻阅县志，有一个不易为人觉察而
又不得不令人猜度的现象，便是自古以
来，醴陵之名，一直未改过，尽管醴陵的
名字难读，又古又难懂，让人劳心费神，
但醴字它美好、祥瑞。美好祥瑞的东西，
谁愿意舍弃呢？醴陵人又历来执拗，倔强
好胜，认准的事情要一做到底，醴字虽然
难懂，但它人无我有，独一无二。

建安山上的土著，是醴陵人的祖先。
建安山旧时为油尖寨，元末因避乱

而立寨，所存十八户，仅有田一二亩，以
掘草根、拾木叶为食，又累遭战乱，历尽
苦难。元明之-际，大乱平息，老寨户们相
约下山，遂将一铁锅打破，分成十八块，
每户执一块为信物，并在山下建一公舍，
每年约定日子相聚，必须以锅铁拼凑验
证，方能认定为同乡。也许就是这种患难
与共、痴心不改的乡土情结，铸就了后来
人团结执着的秉性、而这种秉性，被认为
是敢担当大事成就大业的重要素质所
在，这种秉性，尤其在政治军事人才身上
得到最完美的体现，如宁太一、李立三、
左权、陈明仁等。

宁太一“死如嫉恶当为厉，生不逢时
甘作殇”。可见其义胆赤心，在“五四”运
动时与李大钊一起英勇就义的唯一一位
女性，叫张挹兰，她就是醴陵人。而陈觉
与赵云霄烈士的同狱赴难，他们留给后
代的血书，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醴陵，似乎更象征一种沉甸甸的乡
愁，让她的游子们永远怀想，谁也改变不
了她，谁也无法割舍她。

陈文瓷绘唐代杜牧《赤壁》

千古之“醴”

醴
陵陵

从
岂
有
此
﹃
醴
﹄
说
起

醴泉浸月

执著之“醴”

漫话“乌程”

1975 年 ，在 醴 陵 仙 霞 乡
狮 形 岭 出 土 的 商 代 青 铜 象
尊，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存于
中国历史博物馆

状元洲上好风光

醴陵八景之一的醴泉浸月所在

醴陵汉城遗址，同时也是之前西汉所封的“醴陵侯”的侯

城故址


